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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版《艺术家生涯》华然落幕，穿过光鲜大幕，步入后台，一块块

待拆卸的布景堵住了视线，原来美是需要如此多具体内容来承载。 
 

在与普契尼“握手”的四幕里，舞台美术承担了这部歌剧的重要角色——古

典之美，多少有些久违了。 
 

较长时间我们的舞台并不缺少美，有的是粉色的“轻佻”，而少棕色的“沉

稳”；多的是装饰的画幕，而缺精良的制作；处处是影像和现代材料的表现，而

忽略对于文本的尊重。当《艺术家生涯》拉开大幕，充满古典绘画感的空间呈现

出来时，观众的掌声说明一切，似乎读到了一种“亲近”和“本分”。 
 

主创将场景放置在“798”，“798”这个词至少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指“北
京 798 艺术区，或称大山子艺术区，也指由这一艺术区引申出的一种文化
概念，以及 LOFT 这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其二指新中国“一五”期间建
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 718 联合厂。由苏联援建、东德负责
设计建造的重点工业项目。联合厂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

完美结合的典范。这两层含义在《艺术家生涯》里都得到了很好地运用，一方

面“798”从情感上拉近了京城观众的距离，消除了歌剧对于普通观众易产生的
空间隔阂；另一方面着重岁月历练后的质感和包豪斯的建筑语言，为舞台视觉找

到了一个具体呈现的方向和路径。设计师通过具有古典气质的空间“绘画”立体

地再现出来。 
 

大幕开启前，一段影像，演绎着四位艺术家穿越时空来到北京“798”，
虽为一时尚创意，可当普契尼开始“说话”，早已忘记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作曲家让这四位艺术家平稳地着落，废弃的五十年代包豪斯风格的

冷却工厂，高低错落地散布着诗人、画家、哲学家，音乐家的生活区域，

巨大的疏气管道横向交错跨越 16 米舞台空间，将散点结构为整体，述说着
四位艺术家的精神共性。高达 11 米的厂房墙面三面围合，用砖面，水泥，
钢架填充的结实且有力。导演和设计师将音乐家和哲学家的个人空间放置

在舞台空间的上区，不知是否有俯瞰人生的意味？ 
  

第二幕，咖啡馆的广场。“安全生产”标语下，即刻拉回到五十年代的

空间语境。当年包豪斯以实用为基础的建筑语汇，少了美学上的过分设计，

留给今天便是经时间洗刷后的斑斑痕迹和厚重的质感。上下两层的空间形

式为合唱提供了具体的支点。在音乐的行进中，室内咖啡馆场景随着大剧

院的车台驶进舞台中心演区，流动，带来视觉的强烈冲击。透过高耸的玻



璃窗观众便能看到后区二层楼梯上穿梭的人群，前后两层的空间设置确实

给了设计很好的表达机会，唯一缺失的是这样的空间结构对音乐势必产生

一定影响，使得后区合唱部分的声音传达出现一定障碍。 
 

第三幕，“隆冬时节我们不分手”浪漫标题下，布景同样浪漫到了极致。

中场休息后，观众被眼前的一切激醒，唯有掌声能表达此刻心情。冰蓝的

雪景托起厂房后区，一架朔长天桥伸向无尽，似乎连接着生活的具体和情

感的未知。工业化时代的钢架和管道支撑着桥体，理性的线条承载着感性

的离别。一千多立方米的舞台空间只给了四个人：咪咪、鲁道夫、穆塞塔、

马切洛，面对命运时人都是无助无力的。空间比例关系的运用在这场里表

现尽致。 
 

第四幕同第一幕，依旧是四位艺术家的空间。唯不同的是在灯光色彩

处理上发生了变化，多了一份冷静。设计师最初在这场有一空间处理，以

便同第一场区别：让三面建筑墙体渐渐降落，一方面为避免与第一幕视觉

的重复和疲劳，另一方面透过“咪咪之死”表达对于爱情和死亡的理解。

所幸，这样的处理并没有采用，舞美语言在戏剧的整体上总是需要恰当的

位置，完美的艺术总是在分寸关系和取舍上的达到均衡。 
 

这台具有古典绘画感的舞台布景出自首次从事歌剧舞台设计的艺术家之手。

张庆山， 198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并留校至今，1994年考入中央戏
剧学院舞美系研究生。1994-1996年公派留学欧洲，从事绘画研究、学术交流、
现代艺术、装置等活动。现为国际 OSAPT（世界舞台绘景研究）组织成员。多
年绘景专业的积累，让他在绘画上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对于舞台美术不同角度的理

解，他对于空间的认识也得源于对古典绘画的修为、洞见。在他的《艺术家生涯

里》能随处阅读到色彩、层次、以及材料的情绪和语言。为完成《艺术家生涯》

的舞台设计，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与音乐界的好友们在大山子个人工作室

里畅聊歌剧：空间如何帮助体现音乐？如何安排歌剧空间里人物的比例关系？怎

样在舞台上平衡演员表演和声乐的体现问题？透过这部作品，不难看出他个人对

于歌剧的理解，已将重点放在歌剧气质的诠释上。比如他认为歌剧是：厚重的、

辉煌的、充满质感的，歌剧也有如品茶，在细节处见端倪。 
 

二十年的绘画和教学经验，使他熟悉于舞台美术的各个环节：文本分

析、设计构思、制作体现，材料运用，以及工艺呈现。在他看来每一个环

节都不可缺少一分，否则最终在舞台上的视觉便与设计师最初的意图大相

径庭。同时他强调舞台空间和绘画同样都讲究层次和分寸，如何在三维空间里

处理远、中、近的关系，以及在每个具体部分又如何拿捏远、中、近三层次关系。

至于分寸，那便是视觉在什么时候该张扬，什么时候应该收敛。夸张和含蓄又该

到什么程度？多年来，身为绘景教授的他一直跳出设计师的身份在思考——

何为舞台美术的精品？通常舞台设计者很快就将自己放在空间的创造者这

个位置上，但是戏剧空间是一个知觉空间，人对于空间感受又是具有相当

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或许正得益于这样的角度，让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如

同他的个性，把自己放在画布之后，将体现至于画布之上。 
 



唯遗憾的是，在不足一月的制作时间里，他的“画笔”不停地勾勒每

一场景的细节，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整幅“画面”的大关系。相信，

再有足够的时间，空间的语言也会如普契尼音乐本身充满了戏剧性的印记。 
 

印记就是层次，也是内容。久违了，充满质感的舞台，充满古典情节的空间。

如此空间当然不会是舞台设计的唯一趋势，但是对于古典的回归和对于传统的回

望，也让我对这样的舞台充满敬意。 
 


